
追思浦江——  学术之外别有“吏才” 

王小甫 

 

  浦江和他的高足康鹏编出了《契丹小字词汇索引》。沉甸甸的，是浦江心血

的巨大付出啊！ 
 
  惊悉浦江去世，不胜哀痛！当年浦江应聘正高职，系学术委员会命我为之写

鉴定，后来我曾对浦江玩笑说：“鉴定可供学生为你写学述。”浦江可能无缘读到

这份鉴定，他后来的学术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评述。现在浦江西归道山，

我把这份早年的鉴定发表出来，寄托对他的哀思。 
 
   
 
刘浦江申请教授鉴定 
 
  我认识刘浦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 83届（79级）毕业生，

毕业后到中央党校工作，但不久就被调回了本系工作，做邓广铭先生的助手。我

后来听说调动他工作的原因就是，邓广铭先生认为他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对宋辽金

史史料最熟悉的。这样的评价由邓先生说出来（这已为浦江本人在本系教授会作

申请职称陈述时所证实），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我记得刘浦江最早的学术领域是文献学，尤其是宋辽金史史料辨正、整理。

除了协助邓广铭先生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还分别写

了多篇有关《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证伪的文章，解决了学术史上的重大问

题。其实，刘浦江后来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针对相关领域的学术难题而写的，发表

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印象刘浦江还写过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纠错的文章。总之，文献学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辈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

的。最近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连续发表有关历代“五德终始”说的研究文章（如

提交评议的两篇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显然十分得益于他在文献史料方面

的功力。 
 
  刘浦江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辽金史。我的印象他最先开始是做金史研究，这

个领域虽然资料寡少，但毕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领域，之前已有不少积累。

然而，刘浦江凭藉他深厚的文献史料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勤奋刻苦的努力，

先后发表了一批重头文章，很快就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送交评议的这本《辽

金史论》出版于 1999 年，其实主要汇集的是刘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辽史，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送交评议的发表在

《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都与此有关）。举个例子，据说他有一篇论文投给《中

国史研究》，编辑部请辽史前辈学者李锡厚审稿，尽管其中观点与李先生相左，

李先生仍然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发表。刘浦江学术服人就到了这

样的水平。现在，国内辽金史学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刘浦江的研究成果了（关

于这点，他本人在教授会议上有所陈述）。 



 
  刘浦江第三个学术领域是做民族史，这个领域当然和他的辽金史研究有关，

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

对象本民族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刘浦江大概三、四年以前就开始学习契丹文字，

还专门请了契丹文著名专家刘凤翥来给学生们上课。他现在又在参加古代蒙古文

和《蒙古秘史》的研读学习。刘浦江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见到了成效，最近公示

的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优秀成果奖名单有他的《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

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发表于《文史》2005 年第 3 辑），据我所知就是他主要

利用契丹文墓志进行研究的创获。我可以说，刘浦江现在已经站到了国际学界的

前沿，他能把契丹语文、民族史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学者在国际契丹辽

史学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鉴定内容还有教学能力和指导研究生能力，这么说吧，据我所知，刘浦江是

本系少有的挂名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副教授之一，他指导的博士生康鹏好像都快毕

业了；他也是社会上知名的北大历史系三名教授级副教授之一（还有两名是罗新、

张帆）。刘浦江曾积极投入本系民族史教研室创建工作，现在承担着重大的学术

创新任务，故强力建议本系将其聘为正教授，安排在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以为本

系、本校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份文档原形成于 2006 年 5 月 9 日。浦江 2006‐2010 年间担任历史系副主

任。大概因为忙，我们私底下的交往很少。讣告发布那天，学校宣传部门的记者

电话采访我，我说我已经发了微博（即上面的内容），他说想问问学术之外的一

些印象和看法，我仓促之间竟无言以对，建议他去采访小南或浦江自己的学生，

他才说小南已经去了重庆。现在又回想起来几点活动交集，其实还是和学术有关： 
 
  一是 2004年他主动提出参加了我主持的中古史中心项目“3‐14 世纪中国历

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发表了署名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那年暑期项目组织

的赴蒙古国野外考察他却没有参加，原因是此前不久他去内蒙古赤峰地区开会，

发生了肠胃过敏，担心蒙古国的餐饮条件更难适应。我当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来，

可能也和他的身体状况及病情有关。我们几位同事在考察中还开玩笑说，我们以

后申请科研项目一定要拉刘浦江一起参加，我们分工负责野外考察，他负责提供

研究成果和应对各种填表检查。我的印象是，刘浦江有很强的事务处理和应对能

力，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浦江有治繁理剧的“吏干”之才。 
 
  一是 2013年 11 月中赴西安参加《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举办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学术研讨会，我们都在会上作了发言。我讲

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边疆族群对策”，记得他讲的是宋辽对峙之际河北中部的

一种地道工事。其实，在整个参会过程中，浦江几乎都在不停地和人进行谈论：

在赴会的高铁上，他本来和我并排座位，因为不断地和我邻座的首师大李华瑞老

师交谈，我看他不方便，就主动提出和李老师换了座位。从北京到西安五个小时，

一路不停，而且几乎主要是浦江在讲话。在西安时，会议安排了到秦岭山里参观

考察，我看浦江又是和荣新江一路走一路谈，来回不停。返京时李华瑞老师要去

别处开会，只剩我和浦江两人坐高铁，五个小时，各种话题，基本都是他说。现

在回想起来，浦江确实太过劳累！ 



 
  浦江的书都送过我，有的论文也送我抽印本。浦江有一篇《契丹族的历史记

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收在《漆侠先生纪念文集》里，该论文集于

2002年 10 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浦江复印了一份题赠给我。我仔细拜读

了这篇文章，觉得浦江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似乎是民族志（人类学、社

会学）方面的倾向更明显了。当时我正在撰写后来以《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为

题发表的那篇文章，刘浦江对契丹和辽史的研究信息和史料掌握都要比我全面得

多，所以我在文章中特意注明：“这里我要感谢刘先生惠赠大作，该文资料丰富，

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篇是他 2013年发表在《文史》上的《南北朝的历史遗产

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抽印本至今还放在我的案头，因为该文和我承担中古史

中心项目的结项工作有密切关系，经常都要拿起来翻看阅读思考。最后收到的就

是去年 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巨著《契丹小字词汇索引》，拿起来沉甸甸的，

简单翻看，虽然一个字不懂，却是由衷钦佩。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对浦江说过我对

契丹语文研究长期停留在“以已知推未知”状况的不满，认为至少应该像女真文

那样编出字典甚至语法书来。现在，浦江和他的高足康鹏编出了《词汇索引》，

为进一步的词典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改变了学术现状，是重大的学术突

破，它将给契丹语文、历史、文化研究带来极大便利，会对相关学术发展给以有

力推动。可是，沉甸甸的，是浦江心血的巨大付出啊！ 
 
  五十三岁，浦江确是英年早逝，但作为学者，他也充分实现了其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相信他走得从容，走得心安！浦江兄，你安息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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